
交大人文與社會學系102級
◎陳欣霓/報導

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103級
◎蘇品勻/報導

●陳欣霓/報導
從竹南火車站一路騎著機車，來到了南庄，沿途

的景色從熱鬧的小鎮慢慢轉為恬靜的鄉野風光。幾
十分鐘的車程，到達了客語詩人邱一帆位於南庄的
老家，一棟混合了歐式風格外觀與傳統磚瓦的建築
物，矗立在狹窄的產業道路旁，顯得格外搶眼。
踏入邱一帆的家中，觸目所及是牆上各式各樣的

匾額。當被問到這棟別具特色的建築以及牆上的匾
額時，他的臉上露出了自豪卻又帶點靦腆的微笑。
「房子是我父親親手畫的設計圖，然後請人幫忙蓋
起來的。『淑德可風』、『宏揚母教』是我媽媽獲

選為苗栗模範母親得到的匾額。『光照書林』、
『堅忍圖成』都是爸爸的。」
也許是受到優秀的父母親所影響，對於自己的作

品，邱一帆不諱言的說他每篇都很喜愛、很有自
信。「算是有點自戀啦！」一種詩人獨有的不羈性
格從他的言談中隱約地透露出來。
不僅是位傑出的詩人，邱一帆也是名國小教師，

但他不因為忙碌的工作而忽略了創作，反而是珍惜
每一分閒暇的時光，寫出自己的詩篇。或許就是這
份對於創作的執著與喜愛，再加上他不拘小節的豪
邁性格，才能創造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詩作，使他
被喻為當今客家詩壇中「最有熱情的詩人」。
邱一帆曾在二OO八年「用咱的母語寫咱的文學／

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創作獎」獲得多項大
獎，更以〈火焰蟲个季節〉得到客家語散文教師組
的第一名。

表達自己 不是翻譯

為什麼堅持要用客語寫作？難道都不怕別人看不
懂嗎？面對這樣的問題，邱一帆心中似乎早有答
案，「就像學古文一樣，一開始也看不懂，但透
過翻譯跟指導，慢慢的就能感受文章的主題與內
涵。」他認為創作是抒發作者心中的感受，所以作
品一定要先感動自己，在創作時，不需要擔心別
人能不能理解，那是閱讀層次的問題，自己能夠被
觸動就好，下一步才是感動他人。「更何況，世界
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語言？如果只是為了溝通，那
大家都學同樣的語言就好，又為甚麼要提倡母語
呢？」他補充道。
邱一帆認為，同樣的一個東西，不同的族群所給

予的命名也不一樣，命名會影響一個人的觀點。這
其中除了稱呼的不同之外，更深一層的意義是觀察
的角度不一樣。例如：南瓜，華語稱「南瓜」、閩
南語稱「金瓜」、客家話稱「番瓜」。講法不一
樣，命名的根據也不同，可能是來自南方、顏色、
外來品等等意思。
「不同的族群在面對不管自然、人文、生活也是

用不一樣的角度去切入，所以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
自己的生活，才不會變成翻譯。」他說，這是他堅
持用客語創作的原因，用自己的語言描繪自己生活
的題材是最恰當的。而觀看世界的角度，也會因為
使用的語言不同而有所改變，有了這種想法之後，

就會比較懂得包容其他的文化。

邱一帆拿出與恩師－范文芳老師的合影。相片中
的他與現在沒有太大差別，只是少了點霸氣與自
信，眼神中有分怯生生的不確定感，而他身邊的范
文芳臉上則是漾著開朗的微笑。

恩師啟蒙　思維趨多元

「他做人很純樸、很誠實，給人感覺是很樸實、
很努力的在教學研究的路上前進。」邱一帆說，在
創作的路上，范文芳是他的啟蒙者，但邱一帆在大
學時卻沒有修過他的課，直到研究所時，才請他
擔任指導教授。范文芳對邱一帆最大的影響是在
思維，讓他觀察事物的角度變得比較多元，因而也
會得到比較豐富的答案以及比較容易讓人接受的
觀點。甚至當他把作品拿給范文芳過目時，老師也
不會直接的說不行或是退件，而是幫他提供一些沒
照顧到的面向與問題，使他能夠更深入的思考與呈
現。
文字創作者當然最需要靈感，「靈感的來源，就

是生活！有了生活，作品才是有內容的，不是無病
呻吟的。」邱一帆說，人是有感覺的動物，看到
的、感受到的，都是創作的題材，處處都是靈感的
泉源。住在鄉下，雖然生活機能比不上都市，但田
野就是生活的主要舞台，這樣的生活情境是都市人
無法接觸到的。以〈山肚ke暗夜〉這篇作品為例，
表現了鄉下的寧靜、安祥、治安良好，山裡面的夜
晚又是多麼地令人神往。
說著，不需紙本，邱一帆便朗誦起這首作品，富

含了情感的聲調，抑揚頓挫的隨著音節而起伏，朗
誦完畢之後，順勢的就唱起了這首描寫山間夜色的
詩作，搭配上音律，讓人就算因為語言的隔閡不懂
其中意涵，也能從美妙的韻律中體會出這是一篇好
作品。

高境界語言 就是文學

邱一帆說，其實透過創作，他也在重新學習客家
話，十餘年來，他愈來愈篤定用母語創作是條值得

走的路。因為創作是種語言的轉換過程，語言是文
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關係是很密切的，
而較高境界的語言，就成為文學。他發現客家話和
華語其實是一樣的，都是生活與藝術創造的用語，
語言都是平等的，因此母語不只是阿公阿婆的語
言，也是很現代的！ 
作品數量很可觀的邱一帆，同時也是《文學與客

家》的主編，他說此刊物是用客語寫作，並且有客
家詩、散文、小說的評論。「是全台灣第一本客家
創作專刊，應該也是全世界第一本！」
而創作頗豐的他，目前出版了四部作品集，全為

詩歌，有些編成了曲子，〈山肚ke暗夜〉就是其中
的一首。
曾有人給了邱一帆「最有熱情的客家詩壇新銳」

的封號，對此他笑了笑地說，「我創作十幾年了，
新銳應該是指我年紀還算滿年輕的，還不到四十
歲喔！但新銳這個詞，也代表了還有很大的發展
性。」

誠懇表達 別怕看不懂

這番說詞，也展現了邱一帆堅持使用母語創作不
懈的熱情。而近年來，使用母語創作的作家有增加
的趨勢，對於後輩們，邱一帆提醒，千萬不要怕別
人看不懂，用母語表現自身族群的文學是最好的方
法，只要表現出自己的誠懇就可以了。創作的過程
中，一定會有挫折，但是不需要擔心，因為生活中
就有很多題材了。「真正在創作時，是會感受到喜
悅的，當一篇篇的作品產生，得到別人和自己的肯
定，慢慢的就會有成就感，就會有力氣前進。」他
鼓勵道。
但邱一帆也說，創作這條路不太能夠當成職業。

台灣雖然是個高度經濟發展的國家，但在文學這塊
還是滿薄弱的，客觀的情況下，很少有人能夠靠寫
作賺錢。他說創作只是他的興趣，閒暇時做做自己
喜歡的事情罷了，現在他可能遇到的瓶頸，就是沒
有時間去完成自己的寫作計畫。退休後，他想專心
的耕耘自己真正有興趣的這片寫作園地。

●蘇品勻/報導
走進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的演講場地，一入場就聽

到滿場的笑聲。甘耀明正在台上講述自己從小在家
鄉苗栗獅潭聽聞的鄉野傳奇及家族故事，不時摻雜
著客家話，讓聽眾沉浸於他所創造的語言世界之
中。
甘耀明的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生長於嘉義阿里

山的閩南人。客家話跟閩南話其實都算是他的母
語，只是從小在客家庄成長，因此在文化上的概念
他便自認為是客家人。

六年級小說家 獲獎無數

甘耀明也是近年來文學界的閃耀新星，從踏入文
壇以來便備受期待與重視，因為他在寫作語言上的
運用獨樹一幟，建立了個人的風格。二OO二年出版
第一本小說集《神祕列車》，便得到多個文學獎的
肯定，由於寫作題材多元，還被文學評論家李奭學
封為「千面寫手」。二OO五年出版第二本小說集
《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拿下中國時報開
卷年度十大好書獎，評審並譽為「年度最有創意的
小說」，成為首位獲得這個獎項的「六年級小說
家」。首部長篇小說《殺鬼》表現豐富的語言，更
獲得來自各界的高度評價，因為客家的鄉野傳說、
鬼神、習俗，都在他的小說中得到一種新的詮釋方

式，形成了另一種的文化傳遞。
大學畢業後，甘耀明當過客家有線電視台記者，

也曾在全國唯一的森林中學，位於苗栗山上的「全
人中學」當過教師。然而對他來說，這一切的經歷
都是為了寫小說而鋪路，因為想要寫作一定需要人
生的歷練，不多看一些、多感受一點社會，寫出來
的東西就缺少了靈魂和生命力。
起初，甘耀明認為記者是最能看到人生百態的行

業。在跑新聞的時候，常常會看到一些屍體、腦漿
等一般人害怕的東西，初生之犢不畏虎，他總是第
一個衝上前去採訪。不過到後來，卻是越看越可
怕、越看越膽小。剛開始的時候會覺得對這個世界
很好奇，可是當採訪一段時間，了解整個社會的運
作後，他發現自己還是在一個找不到出口的迷宮裡
衝衝撞撞。因此他進入全人中學當了三年「沒有圍
牆的教師」。

成長於客庄 書寫人性客家

全人中學是一所在教育體制外的學校，在這裡每
一位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能力，訂定自己的
課程，教育風格相當自由。他說：「如果說當記者
是加深對社會的觀察體驗，當老師則是對內在心靈
的撞擊。」在全人中學期間的寫作給了甘耀明一個
充足的緩衝時間，也讓他寫出了一些自己覺得還不
錯的作品，也是在這個時候，甘耀明逐漸將生活重
心放在寫作上。
甘耀明表示，他在寫作的時候，某種程度上都會

使用客家元素作為一個背景。因為自己就是在客家
庄生長的，因此在寫一個鄉土的故事，自然而然就
會把客家庄放入文章中。例如：客家文化中的魍
神。他說小時候總是聽到大人說哪家的小孩被魍神
捉去，深夜動員全村的人拿手電筒去山裡找……。
這個原本是大人用來恐嚇小孩避免小孩接近山野的
故事，由於印象深刻，甘耀明便把它寫成小說〈魍
神之夜〉。
其實，甘耀明在書寫的時候並不會特意的去「推

銷」客家文化，反而是以比較軟性的方式，去向大
眾介紹客家這個東西。「客家，也是人」，甘耀明
強調。在他的文字裡面不會刻意強調客家是一個優
秀的民族，或是傳達族群沙文主義的思想，他強調
的是客家的「人性」。因此，在他的小說中，神是
有情慾的，客家人也會偷竊、耍心機。在用以客家
庄為背景寫作時，他先曝露客家文化的缺點，讓更
多人看到自己的民族也有這樣的弱點，而能打從心

裡認同。
要介紹客家有很多人可以寫，要記錄客家歷史也

有很多人可以去做，甘耀明其實更想做一個單純的
創作者，但是因為在他的創作裡面融合了客家的社
會、文化意識，因此很容易被冠上「客家作家」的
頭銜。然而對他來說，「客家」其實只是文學的一
個附加價值。他認為所謂的「客家作家」是比較狹
隘的一種說法，好像就只能用某一種特定書寫的方
式來創作。然而文學是相通的，有地域性、世界
性，每一部文學可以看到作者在寫的是某一個文化
性的區塊，如果過度去強調「語言」這個東西，就
容易變成政治上的工具或宣傳，這是他不樂見的。

靈活運用 客語讓文學更真實

在客家文學這個區塊，新世代裡面能夠使用客家
語言創作，但是又打破讀者的族群界限，甘耀明做
到了。寫作中加入客語，堆砌文字的空間以及故事
的張力，卻又不會造成讀者在閱讀上的困難。在這
個部份甘耀明開創了屬於自己的「甘式語言」。因
為作為一個語言的傳達裡面，客語詩的篇幅短，語
言的障礙不大；客語歌聽不懂歌詞，可以聽旋律；
客家劇聽不明白對話內容，可以從演員的動作表演
看出劇情。但是如果是完全用純熟客語寫小說，單
一的語言就會有一些危險，讀者一定看不懂，這就
是一個障礙。甘耀明著重的是文學，目的也是在文
學。在他的小說中，客家庄點綴客家話，讓傳說更
真實、場景更具體，傳遞給讀者的效率更高。小說
被稱作小說，藝術能量的表現還是最迷人的部分，
「不然就去寫政論和地方志就好了！」他直截了當
地說。
甘耀明透過寫作轉換自己對生活的想法，以故事

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在他的小說中可見他對客家語
言、文化、歷史與生活史的掌握，或用迷離絢麗的
筆法，以童話技法重新架構民間傳說、習俗或俚
語，將人性的純真善良，與動物的擬人情思，置入
魔幻歡魅的場景。透過天馬行空的想像、歷史的刻
痕，賦予小說語言藝術性。他用一個報導的角度
寫作，因為這樣在對事實的闡述上會更清楚、更客
觀、更有效率。文學已經不是單向的溝通，而是一
種文明與思想的交流。

創作 要讓靈魂找到窗口

甘耀明認為人生到一個階段，每個人能做的事就
那幾樣。他說：「我現在能做的就是寫作。」越長

大就越發現自己能做的就那幾件事情，而且會變得
很現實。在寫作方面，對甘耀明來說，能做得比較
好而且有發展。他說自己的人生有兩個目的，一個
是維生，一個是創作。維生不外乎取得溫飽；創作
就是要讓靈魂找到一個窗口，而每一個人創作的方
式是不一樣的。
對甘耀明來說，他的創作就是寫故事。他強調，

「我很幸運的是，我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我
的職業。」甘耀明用文學記錄他從小看到的、聽到
的故鄉，兼容並蓄，並且將持續筆耕不斷。

文壇新銳 千面寫手

甘耀明

邱一帆        

魔幻鄉土 寫出客家新傳奇

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

詩寫生活 樸實的熱情
創作 向孩子學習純真

●陳欣霓/報導
在南庄國小任教的邱一帆，除了是級任導師

之外，也在鄉土課上教導小朋友唸客家詩詞、
唱客家童謠。「我教學比較生動一點，不會死
板板的，學生都還滿喜歡的，應該不會討厭我
啦！」說完馬上又補了一句，「有幾個我不知
道啦！」幽默豪邁的性格，表露無疑。
他說，孩子的身上有著一股天真的氣息，那

種無憂無慮、單純的心，是他需要學習的。人
愈長愈大，有時候想事情也會愈來愈複雜，愈
來愈工於心計，太複雜的思緒，會讓作品沒辦
法完美的呈現，這時候，就需要孩子們的那種
天真、可愛來提醒自己。「懵懂無知也是要學
的，人總是很多事會懵懂無知，畢竟人不是聖
人，不是什麼事情都了解。不同的人，生活、
環境、背景、成長過程也都不一樣，面對事物
的觀點也就會不一樣，有了這種認知，就不會
跟人家吵架。」
目前母語教科書都是使用羅馬拼音標注，邱

一帆非常贊同。他說，「羅馬拼音很好啊，小
朋友可以順便學英文嘛！」他認為注音符號是
專為國語設計的，所以並沒有辦法很精確的標
注客語的發音，一定會有所偏差。「比方說入
聲字，台語和客語都有入聲字，可是國語沒
有，那要怎麼標呢？」提出疑問的同時，也一
針見血地對語言教材的編寫給了意見。
邱一帆邊說邊剝著橘子，偶爾和家人閒聊幾

句，就連他才就讀小學的女兒竟然也說得一口
流利的客語。原來平時在家中，他都會刻意和
女兒講客語。「她現在程度很好，可能比很多
年輕人都厲害！」他驕傲地表示。
對邱一帆來說，客家文化的延續是他重要的

使命。不管是作為一名教師、父親或作家，他
都不遺餘力地在傳承屬於自己族群的語言與文
化，而創作這條路，是沒有盡頭的。就像他說
的，當有一天身在國外，外國人問你來自哪
裡，除了回答「台灣」，你還能夠如何介紹台
灣？如何介紹自己的文化？而客家，就是台灣
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塊！

邱一帆創作頗豐，集結成多本書出版。 （陳欣霓／攝影）

邱一帆（右）的啟蒙恩
師范文芳（左），雖然
目前已退休，但仍孜孜
於創作。 
 （邱一帆／提供）

父親對邱一帆(左)的影響頗深，身後為父親所獲得的匾
額，圖右為邱一帆堂弟。 （陳欣霓／攝影）

甘耀明是近年來文學界的閃耀新星。 (申惠豐/攝影)

新世代作家的相互結盟，所謂的
「8P」包括甘耀明(後排左二)、李
崇建(後排左一)、伊格言(前排左
一)、張耀仁(前排右三)、王聰威
(前排右一)、許榮哲(前排右四)、
高翊峯(前排右二)、李志薔(後排左
三)，在文壇開啟一個新的風氣。 
 (甘耀明/提供)

甘耀明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神秘列車》，寫作題材多元，
獲得「千面寫手」的稱號。 (甘耀明/提供)

People 4
客家文化的推手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青澀愛戀 文學美麗的開始

●蘇品勻/報導
為什麼想要走文學？甘耀明語氣略帶羞澀的表

示，高中時喜歡一個女生，她喜歡文學，所以認
為自己也要喜歡文學才能跟她接近，也因此考進
了東海中文系。但是在進入學校之後，他開始思
考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文學，也曾經想過要轉到
其它系所，畢竟文學系並不是他最初的理想。
然而在大一下學期寫了一篇以家鄉獅潭風景、

鄉野奇譚為場景的文章，獲得老師大力讚賞，這
不但是一個莫大的殊榮與肯定，對甘耀明來說更
猶如一支強心針，抓到了對未來的一個方向，老
師也建議他留在中文系，走創作這條路。大三時
得到系上小說獎第一名、校內小說獎第二名，更
確立了甘耀明日後的寫作命運。
「一路寫了十年，波折很大，寫的過程中也曾

想過要為自己找一條退路，不要再走創作，因為
那不是一個可以維生的工具，一直走下去不一定
可以讓自己得到一個溫飽。」他一直在摸索自
己的風格，後來終於找到「魔幻鄉土」的寫作方
式，這是他比較上手、個人辨識度比較高的一種
寫作手法。
「傳說是我寫作上面很重要的符誌，融合了台

灣鄉野傳奇，把這一套運用在小說或故事裡面，
我把它強調成一個故事時，就變成我自己可以書
寫、發揮的特色。」甘耀明的小說從對土地及
家族的感情出發，文字裡面，包含了對土地的感
情、生活的體悟、地方傳說還有整個家族的性
格。小時候客家庄的生長環境，成了他在創作上
相當重要的一個創作源頭。


